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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在大学生

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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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的冲动特质分量表、自动思维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分量表
和一般健康问卷，对方便抽取的山西 3所高校 931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
方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r值分别为 0．361，0．259，P值均＜0．01)，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 r= 0．441，P＜
0．01);心理健康与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呈负相关( r 值分别为－0．309，－0．588，－0．353，P 值均＜
0. 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冲动特质主要通过 3条路径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负性自动思维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 －0．18)，消极应对方式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 －0．06)，负性自动思维—消极
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β= －0．02)。结论 改变负性自动思维和培养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有
助于消除冲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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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lsiv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 students: multiple mediating of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and coping styles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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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and coping styles between impulsiv-

ity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total of 931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impulse system subscale of Dual-Mode of Self-control
Scale ( DMSC-S)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 ATQ) ，Negative Coping Subscale of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 TCSQ) and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 GHQ) ． Ｒesul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mpulsiv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automatic thoughts and negative coping( r= 0．361，0．259，P＜0．01) ，and automatic though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r= 0．441，P＜0．01) ; Mental healt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ulsivity，automatic
thoughts and negative coping ( r= －0．309，－0．588，－0．353，P＜0．01) ; Structural-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that，impulsivity af-
fected mental health through three paths: The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can independently mediate impulsivity and mental health
( β= －0．18) ，negative coping styles can independently mediate impulsivity and mental health( β= －0．06) ，and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coping styles plays a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mental health ( β= －0．02) ． Conclusion Changing
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and developing positive coping style may contribute to eliminate the impulse harm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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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家将冲动性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具

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常常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迅速

做出反应，而不考虑是否会对自己或他人产生消极影

响
［1］。具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通常偏爱及时满足，行
为决策缺乏长远打算

［2］，在情绪反应中容易出现注意

转换困难，对当下行为难以做出客观的理性评价
［3］，

从而诱发个体心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自动
思维是贝克认知疗法的核心，具有负性自动思维的青

少年比较敏感多疑，遇到压力事件时很容易出现自我

否定、孤独伤感等消极体验［4］，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障
碍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5］。应对方式是应激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激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间变

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
［6］。个体使用寻求

帮助、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方式可以促进心理健康，
使用逃避、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引发心理症
状
［7－8］。纵向研究也发现，较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
个体生活满意度较低，自杀等问题行为更为严重

［9］。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

应对方式为切入点，探究冲动性人格特质对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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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中介机制，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6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采用方
便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 3 所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医
科大学和山西财经大学)的 986 名学生进行问卷测
试，回收问卷 931 份，有效率为 94．4%。其中男生 302
名，女生 610名，19 名性别缺失;大一学生 335 名，大
二学生 236名，大三学生 209名，大四学生 151名。被
试年龄为 17～21岁，平均(18．95±0．87)岁。在测试之
前均已由辅导员告知具体情况，做到了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冲动性的测量 采用由 Dvorak 等［10］编制，由
谢东杰等

［11］
修订的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冲动特质

分量表(Dual-Mode of Self-Control Scale，DMSC－S)。
该分量表由 12个条目组成，包括冲动性、易分心和低
延迟满足 3个维度，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
1～5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得分越高，
个体的冲动性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7。
1．2．2 自动思维的测量 采用 Hollon 等编制后修订
的 (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 ) 中 文
版
［12］。量表由 30个条目组成，从“无”到“持续存在”
计 1 ～ 5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得分越
高，自动思维出现频率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96。
1．2．3 消极应对方式的测量 采用姜乾金等［13］编制
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中消极应对分量表。该分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
成，从“肯定不是”到“肯定是”计 1 ～ 5 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69。得分越高，个体越倾向于使用消
极应对方式。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5。
1．2．4 一般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 采用 David 等编
制，郑泰安修订的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
tionnaire，GHQ)［14］。量表由 12 个条目组成，分为疾
病和健康 2个维度。疾病维度从“比平时多很多”到
“完全没有”计 0 ～ 3 分，健康维度从“比平时差很多”
到“比平时好”计 0 ～ 3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4。得分越高，个体越健康。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84。
1．3 统计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心
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被试于 30 min 内作答后当场收
回问卷。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2．0和 AMOS 17．0 软
件进行处理，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果
2．1 大学生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

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结果表明，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

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r 值分
别为 0．361，0．259，P 值均＜0．01)，负性自动思维与消
极应对之间存在正相关( r = 0．441，P＜0．01);心理健康
与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之间均存在负
相关( r 值分别为 － 0． 309，－ 0． 588，－ 0． 353，P 值均 ＜
0. 01)。
2．2 冲动特质影响心理健康的多重中介模型 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消极应对方式和自动思维的
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其中冲动性、易分心和低延迟满
足作为冲动特质的观测变量，并且采用随机法对负性

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 2 个量表的各项目打包，生
成思维 1、思维 2、思维 3、应对 1、应对 2、应对 3。首先
检验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的独立中介作用，

构建以冲动特质为自变量，分别以负性自动思维和消

极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模型

1和模型 2。检验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的共同中
介作用，构建以冲动特质为自变量，负性自动思维和

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模

型。模型 3:冲动特质通过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
方式预测心理健康，冲动特质也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

康。模型 4:冲动特质通过负性自动思维预测消极应
对方式预测心理健康，冲动特质可以直接预测消极应

对方式，冲动特质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结果表
明，模型 4的拟合指数较好，但冲动特质到心理健康的
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b= －0．057，P＞0．05)。各模型
拟合指数见表 1，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

表 1 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 n= 931)

模型 χ2 /df值 GFI值 NFI值 IFI值 TLI值 CFI值 ＲMSEA值
1 1．395 0．985 0．986 0．996 0．993 0．996 0．036
2 2．184 0．976 0．947 0．971 0．948 0．970 0．061
3 2．669 0．949 0．947 0．966 0．950 0．966 0．073
4 1．961 0．963 0．962 0．981 0．971 0．981 0．055

图 1 大学生冲动特质影响心理健康的多重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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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介效应检验 从模型 4 可以看出，冲动特质到
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程序(抽样 1 000
次)检验中介效应的统计学意义。负性自动思维在冲
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0．18(95%CI = －
0．36～ －0．09)，因此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消极应对方式
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值为－0．06(95%CI
= －0．29～ －0．03)，因此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
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而且，负性自
动思维和消极应对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链

式中介效应值为－0．02(95%CI = －0．12 ～ －0．01)，负性
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因此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冲

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性自动思维、

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
维、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呈负相关，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

［7，15－16］。表明冲动性人格特质与消极
应对方式和负性自动思维有关，均对心理健康具有重

要影响。
本研究发现，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

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冲动性人格特质作为一种消极
的心理倾向，易使个体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17］。
冲动性人格特质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行为抑制能力受

损
［18］，表现为个体难以停止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的行

为。在面对困难时，无法抑制突然闪现的消极想法，
出现一事无成、未来没有希望、总是无法成功等负性
自动思维。因此，冲动性人格特质是个体产生负性自
动思维的一个危险因素。同时，负性自动思维作为一
种消极自我认知，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感反应，如抑

郁
［19］、孤独感［4］等，从而影响心理健康。说明冲动性
人格特质可以通过负性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进而影

响心理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人格特质与

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与薛朝霞等
［20］
研究结果一

致。冲动性人格特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行为决
策能力受损

［21］，决策能力受损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

当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在面对压力时，倾向于使
用消极应对方式来逃避当下的困境，而消极应对方式

则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
［8］。Keough 等［22］以高

社交焦虑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具有冲动

性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从而增加

酗酒的风险。日本一项针对社区居民的体检报告也
发现，经常使用对抗、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更
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23］。因此，冲
动性人格特质可以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

响心理健康。
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中，

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起中

介作用。说明负性自动思维作为一种消极认知评价，
可以使个体产生逃避、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

［24］。中介作用显示，负性自动思维和
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性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之间起

完全中介作用，即加入中介变量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

应对方式后，冲动特质对心理健康的直接预测效应消

失。说明具有冲动性特质的个体，可能是因为经常出
现负性自动思维，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解决困难，导致

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在冲动性人格特质与
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中，负性自动思维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69．23%，说明负性自动思维在冲动特质与心
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中起主要作用，进一步印证了认知

思维在个体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心理健康
教育中，应更加关注具有冲动性特质的学生，通过个

体或者团体咨询等形式，引导其减少负性自动思维，

提升自我评价，学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从

而促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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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1 000 m跑不及格率最高，达到了 21．87%。不同
肌肉量水平男大学生的 1 000 m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不一致

［21－23］。可能是研究
对象不同，其他研究的都是男运动员，运动员长期进

行针对性训练，注重减脂增肌和身体肌肉含量比例的

协调性，肌肉量含量比普通人要高，肌肉发达，脂肪比

例合理;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他们的肌肉量

可能未达到能影响耐力运动的程度。
综上所述，男大学生不同的肌肉量水平会对体测

成绩产生不同的影响。建议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升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力量，同

时保持身体肌肉量和脂肪的均衡发展，对提高身体素

质，维持体质健康有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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